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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阿含經》卷39
（一五四）〈梵志品〉《婆羅婆堂經》
第
三（第四分別誦）

　　(大正1，673b1-677a7)

解經
※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卷2(卍續藏X74，959b5-8 // Z 2B:2，438d5-8 // R129，876b5-8)：「十三、《婆羅婆堂經》：婆私吒及婆羅婆二人皆梵志種出家，被諸梵志訶責，佛為說劫初漸立四姓事，及說善惡業報無差別。」

※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1，n.4：本經敘說婆私吒及婆羅婆二人皆梵志種姓出家，被諸梵志極訶責，佛乃告其身之清淨垢穢不依種姓，並為詳說劫初時漸立三種姓及沙門之事，後說善惡業報無種姓之差別。
※《長部》(D. 27. Aggañña-Suttanta 起世因本經)、《長阿含》第五經《小緣經》 (大正1，36b)、宋‧施護等譯《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》(大正1，216b-22a)。
壹、序分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東園
鹿子母堂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佛說其身之清淨或污穢，不依於種姓作判定

（一）有梵志因捨家學道，被餘梵志所訶責；後詣佛所聽聞佛法

◎爾時，有二人婆私吒
及婆羅婆
梵志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諸梵志見已，極訶責
數，甚急至苦，而語之曰：「梵志種勝，餘者不如；梵志種白，餘者皆黑；梵志得清淨，非梵志不得清淨。梵志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汝等捨勝從不如，捨白從黑，彼禿沙門為黑所縛，斷種無子，
是故汝等所作大惡，極犯大過。」
◎爾時，世尊則於晡時從燕
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。尊者婆私吒遙見世尊則於晡時從*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。
尊者婆私吒見已，語曰：「賢者婆羅婆！當知世尊則於晡時從*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。賢者婆羅婆！可共詣佛，或能因此從佛聞法。」
（二）佛為婆私吒說行善行惡非為特定種姓所為
◎於是，婆私吒及婆羅婆卽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從後經行。
◎世尊迴顧，告彼二人：「婆私吒！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

捨家、無家、覺道，諸梵志見已，不大責數耶
？」
彼卽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諸梵志見已，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。」
◎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諸梵志見已，云何極訶責數，甚（673b）急至苦耶？」
答曰：「世尊！諸梵志見我等已，而作是說：『梵志種勝，餘者不如；梵志種白，餘者皆黑；梵志得清淨，非梵志不得清淨。梵志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汝等捨勝從不如，捨白從黑，彼禿沙門為黑所縛，斷種無子，是故汝等所作大惡，極犯大過。』世尊！諸梵志見我等已，如是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。」
◎世尊告曰：「婆私吒！彼諸梵志所說至惡，極自
無賴。所以者何？謂彼愚癡，不善曉解，不識良田，不能自知，作如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我此無上明行作證，不說生勝，不說種姓，不說憍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。婆私吒！若有婚姻者，彼應說生，應說種姓，應說憍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。婆私吒！若有計生、計姓、計慢者，彼極遠離於我無上明行作證。婆私吒！說生、說姓、說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者，於我無上明、行、作證別。

復次，婆私吒！謂有三種，令非一切人人共諍，雜善不善法，彼則為聖所稱不稱。云何為三？剎利種、梵志種、居士種。
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剎利殺生、不與取、行邪淫、妄言……乃至邪見，居士亦然，非梵志 *耶？」
答曰：「世尊！剎利亦可殺生、不與取、行邪淫、妄言……乃至邪見，梵志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◎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梵志離殺、斷殺、不與取、行邪淫、妄言……乃至離邪見，得正見，剎利、居士為不然耶？」
答曰：「世尊！梵志亦可離殺、斷（674a）殺、不與取、行邪淫、妄言……乃至離邪見得正見，剎利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◎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是剎利、居士所行，非梵志耶？若有無量善法，是梵志所行，非剎利、居士耶？」
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彼剎利、居士
亦可
行，梵志
亦復如是。若有無量善法，彼梵志亦可行，剎利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◎婆私吒！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一向剎利、居士行，非梵志者，若有無量善法，一向梵志行，非剎利、居士者，彼諸梵志可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見梵志女始婚姻時，婚姻已後，見懷妊
身
時，懷 *妊*身已後，見產生時，或童男，或童女。婆私吒！如是諸梵志亦如世法，隨產道生，然彼妄言誣
謗梵天而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
婆私吒！若族姓子、若干種姓、若干種名，捨若干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，從我學道，應作是說
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彼族姓子入我正法、律中，受我正法、律，得至彼岸，斷疑度惑
，無有猶豫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，是故彼應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婆私吒！彼梵天者，是說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。梵是如來，冷
是如來，無煩無熱、不離如者，是如來也。

◎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
拘娑羅王耶？」
彼則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（三）佛舉波斯匿拘娑羅王供養奉事佛之事以明理

◎世尊問曰：「婆（674b）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若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，如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我耶？」
答世尊曰：「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者，此
無奇特。若波斯匿拘娑羅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世尊者，此甚奇特！」
◎世尊告曰：「婆私吒！波斯匿拘娑羅王不如是意，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我：沙門瞿曇種族極高，我種族下；沙門瞿曇財寶甚多，我財寶少；
沙門瞿曇形色至妙，我色不妙；沙門瞿曇有大威神，我威神小；沙門瞿曇有善智慧，我有惡智。婆私吒！但波斯匿娑羅王愛敬於法，至重供養，為奉事故，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我。」
二、佛為婆私吒世初成時及四種姓的成立
（一）明晃昱天的眾生是妙色為意生，以喜為食，淨色久住

爾時，世尊告比丘曰：「婆私吒！有時此世皆悉敗壞，此世壞時，若有眾生生晃昱天
，
彼於其中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住。婆私吒！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，彼大水上以風吹攪，結搆
為精，合
聚和合。猶如熟酪，以抨抨
乳，結構為精，合聚和合；如是，婆私吒！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，彼大水上以風吹攪，結構為精，合聚和合，從是生地味
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
及熟酥
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
味。
（二）明眾生初至世間後之惡習

婆私吒！有時此世還復成
時，若有眾生生晃昱天，壽盡、業盡、福盡命終，生此為人。
生此間已，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（674c）

住。婆私吒！爾時，世中無有日月，亦無星宿，無有晝夜，無月、半月
，無時無歲。
婆私吒！當爾之時，無父無母，無男無女，又無大家，復無奴婢，唯等眾生。

1、以手撮此地味食，色身生闇

◎於是，有一眾生貪餮
不廉，便作是念：云何地味？我寧可以指抄此地味嘗。彼時，眾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嘗。如是，眾生既知地味，復欲得食。彼時，眾生復作是念：何故以指食此地味，用自疲勞？我今寧可以手撮此地味食之。彼時，眾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。
◎於彼眾生中復有眾生，見彼眾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，便作是念：此實為善！此實為快！我等寧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。時，彼眾生卽以手撮此地味食。若彼眾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，如是如是，身生轉厚、轉重、轉堅，若彼本時有清淨色，於是便滅，自然生闇。婆私吒！世間之法，自然有是。若生闇者，必生日月；生日月已，便生星宿；生星宿已，便成晝夜；成晝夜已，便有月、半月，有時、有歲。彼食地味，住
世久遠

2、因色之勝如而生輕慢

◎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地味多者，便生惡色；食地味少者，便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
及惡法故，地味便滅。地味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地味！奈何地味！』猶如今人含消美物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
婆私吒！地味滅後，彼眾生生地肥
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（675a）蜜丸味。彼食此地肥，住世久遠。
◎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地肥多者，便生惡
色；食地肥少者，便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肥便滅。地肥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地肥！奈何地肥！』猶如今人為他所嘖
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婆私吒！地肥滅後，彼眾生生婆羅
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加
曇華
色。云何為味？如淖蜜丸
味。彼食此婆羅，住世久遠。
3、有男女身形

◎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婆羅多者，便生惡色；食婆羅少者，便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婆羅便滅。婆羅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婆羅！奈何婆羅！』猶如今人苦法所觸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
◎婆私吒！婆羅滅後，彼眾生生自然粳米
，白淨無皮，亦無有摹
藁
，長四寸，朝刈暮生，暮刈朝生，熟有鹽味，無有生氣，眾生食此自然粳米。如
彼眾生食此自然粳米已，彼眾生等便生若干形，或有眾生而生男形，或有眾生而生女形。若彼眾生生男女形者，彼相見已，便作是語：『惡眾生生！惡眾生生！』婆私吒！惡眾生生者，謂說婦人也。
4、世中起家法的初因緣是眾生行不淨行而成

◎若彼眾生生於男形及女形者，彼眾生等則更相伺；便相伺已，眼更相視；更相視已，則更相染；更相（675b）染已，便有煩熱；有煩熱已，便相愛著；相愛著已，便行於欲。若見行欲，便以木石，或以杖塊而打擲
之，便作是語：『咄
！弊惡眾生作非法事。云何眾生共作是耶？』猶如今人迎新婦時，則以襆
華散，或以華鬘垂，作如是言
：『新婦安隱！新婦安隱！』本所可憎，今所可愛。婆私吒！若有眾生惡不淨法，憎惡羞恥，懷慚愧者，彼便離眾一日、二日……至六、七日，半月、一月……乃至一歲。婆私吒！若有眾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，彼便作家
而作是說：『此中作惡！此中作惡！』
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5、儲備米糧，以供食用

於中有一事
懶惰
眾生，便作是念：我今何為日日
常取自然粳米？我寧可幷
取一日食直耶？彼便幷 取一日食米。於是，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：『眾生！汝來共行取米耶？』彼則答曰：『我已幷取，汝自取去。』彼眾生聞已，便作是念：此實為善！此實為快！我亦寧可幷取明日所食米耶？彼便幷取明日米來。
復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：『眾生！汝來共行取米耶？』彼則答曰：『我已幷取明日米來，汝自取去。』彼眾生聞已，便作是念：此實為善！此實為快！我今寧可幷取宿日食米來耶？時，彼眾生卽便幷取七日米來。
6、分地標幟，分配米糧

如彼眾生自然粳米極取積聚，彼七粳米便生皮摹，刈
至七日亦生皮摹，隨所刈處，卽不復生。於是，彼眾生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，作如是語：『我等生惡不善之法，謂我曹等儲畜宿米。所以（675c）者何？我等本有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
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住。我等生地味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
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我等食地味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地味多者，便生惡色；食地味少者，彼
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味便滅。地味滅後，我等生地肥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我等食地肥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地肥多者，便生惡色；食地肥少者，便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肥便滅。地肥滅後，我等生婆羅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曇華色。云何為味？如淖蜜丸味。我等食婆羅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婆羅多者，便生惡色；食婆羅少者，便有妙色。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婆羅便滅。婆羅滅後，我等生自然粳米，白淨無皮，亦無有摹藁，長四寸，朝刈暮生，暮刈朝生，熟有鹽味，無有生氣，我等食彼自然粳米。如
我等自然粳米，極取積聚，彼宿粳米便生皮摹，刈
至七日，亦生皮摹，隨所刈處，卽不復生。我等寧可造作田種，立標牓
*耶？』
於是，眾
生等造作田種，竪立標（676a）榜。
（三）四種姓的由來

1、世中有剎利種之由來

◎於
中有一眾生自有稻穀，而入他田竊取他稻。其主見已，便作是語：『咄！咄！弊惡眾生，云何作是？汝自有稻，而入他田竊取他稻。汝今可去，後莫復作！』然彼眾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，其主亦至再三見已，便以拳扠牽詣眾所，語彼眾曰：『此一眾生自有稻穀，而入我田竊取我稻。』然彼一眾生亦語眾曰：『此一眾生以拳扠我牽來詣眾。』

◎於是，彼諸眾生共聚集會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我等生惡不善之法，謂守田也。所以者何？因守田故，便共諍訟，有失有盡，有相道說，有拳相扠。我等寧可於其眾中舉一端政
形色，極妙最第一者，立為田主
。若可訶者，當令彼訶；若可擯
者，當令彼擯。若我曹等所得稻穀，當以如法輸送與彼。』於是，彼眾生中，若有端正形色，極妙最第一者，眾便共舉，立為田主。若可訶者，彼便訶嘖
；若可擯者，彼便擯棄。若
有稻者，便以如法輸送與彼，是田主，是田主謂之剎利也
，令如法樂眾生，
守
護行戒是王
，是王謂之王
也。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剎利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
2、世中有梵志種之由來

◎於是，彼異眾生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
，作草葉屋而學禪也。彼從無事，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。彼多眾生見便施與，恭敬尊重，而作是語：『此異眾生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，作草葉屋而學禪也，此諸尊捨害、惡不善法是梵志，是梵（676b）志謂之梵志也。
· 彼眾生學禪不得禪，學苦行不得苦行，學遠離不得遠離，學一心不得一心，學精進不得精進，便捨
無事，還村邑王城，作四柱
屋，造立經書。彼多眾生見如是已，便不復施與、恭敬、尊重，而作是語：『此異眾生本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，作草葉屋，而學於禪不能得禪，學苦行不得苦行，學遠離不得遠離，學一心不得一心，學精進不得精進，便捨無事，還村邑王城，作四柱
屋，造立經書，此諸尊等更學博聞，不復學禪是博聞，是博聞謂之博聞。』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梵志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3、世中有居士種之由來

於是，彼異眾生各各詣
諸方而作田業，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，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，
謂之鞞舍
。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鞞舍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
尊。

4、沙門種

婆私吒！世中起此三種姓已，便知（676c）有第四沙門
種也。云何世中有此三種姓已，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？於剎利族姓之子，能自訶*責惡不善法，自厭憎惡惡不善法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而作是念：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。便作沙門行於梵行。如是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亦自訶責惡不善法，自厭憎惡惡不善法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亦作是念：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。便作沙門行於梵行。婆私吒！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，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。
三、善惡業報無種姓之差別

婆私吒！我今廣說此三種姓。云何廣有此三種耶？
◎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，口、意行不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苦。如是梵志

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，口、意行不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苦。
◎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，口、意行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樂。
如是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，口、意行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樂。
◎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，
口、意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彼身壞命終，受於苦樂。如是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口、意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彼身壞命終，受於苦樂。
◎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，善思善觀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：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，善思善觀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：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◎婆私吒！如是此三種廣分別也。
二、佛印可梵天帝主說偈
◎梵天帝主說此偈曰：剎利二足尊，謂有種族姓，（677a）求學明及行，彼為天人稱。

◎婆私吒！梵天帝主善說此偈，非不善也；善歌諷誦，非不善也；善詠語言，非不善也。謂如是說：『剎利二足尊，謂有種族姓，求學明及行，彼為天人稱。』
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說：「剎利二足尊，謂有種族姓，求學明及行，彼為天人稱。
　　
參、流通分
佛說如是，尊者婆私吒、婆羅婆等，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《婆羅婆堂經》第三竟
（五千六十八字
）
附：漢譯經論對照
※《長阿含經》卷6 (大正1，36b28-39a20)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清信園林鹿母講堂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爾時，有二婆羅門以堅固信往詣佛所，出家為道，一名婆悉吒，二名婆羅墮。
爾時，世尊於靜室出，在講堂上彷徉經行。時，婆悉吒見佛經行，卽尋速疾詣婆羅墮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知不耶？如來今者出於靜室，堂上經行，我等可共詣世尊所，儻聞如來有所言說。時，婆羅墮聞其語已，卽共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隨佛經行。
爾時，世尊告婆悉吒曰：「汝等二人出婆羅門種，以信堅固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耶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今在我法中出家為道，諸婆羅門得無嫌責汝耶？」
答曰：「唯然！蒙佛大恩，出家修道，實自為彼諸婆羅門所見嫌責。」
佛言：「彼以何事而嫌責汝？」
尋白佛言：「彼言：『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，餘者卑劣。我種清白，餘者黑冥。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，從梵口生，於現法中得清淨解，後亦清淨。汝等何故捨清淨種，入彼瞿曇異法中耶？』世尊！彼見我於佛法中出家修道，以如此言而呵責我。」
佛告婆悉吒：「汝觀諸人愚冥無識，猶如禽獸，虛假自稱：『婆羅門種最為第一，餘者卑劣。我種清白，餘者黑冥。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，從梵口生，現得清淨，後亦清淨。』婆悉吒！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，不恃吾我憍慢之心，俗法須此，我法不爾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自恃種姓，懷憍慢心，於我法中終不得成無上證也。若能捨離種姓，除憍慢心，則於我法中得成道證，堪受正法。人惡下流，我法不爾。」
佛告婆悉吒：「有四姓種，善惡居之，智者所舉，智者所責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剎利種，二者婆羅門種，三者居士種，四者首陀羅種。
婆悉吒！汝聽剎利種中有殺生者，有盜竊者，有淫亂者，有欺妄者，有兩舌者，有惡口者，有綺語者，有慳貪者，有嫉妬者，有邪見者；婆羅門種、居士種、首陀羅種亦皆如是，雜十惡行。婆悉吒！夫不善行有不善報，為黑冥行則有黑冥報。若使此報獨在剎利、居士、首陀羅種，不在婆羅門種者，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：『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，餘者卑劣。我種清白，餘者黑冥。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，從梵口生，現得清淨，後亦清淨。』若使行不善行有不善報，為黑冥行有黑冥報，必在婆羅門種、剎利、居士、首陀羅種者，則婆羅門不得獨稱：『我種清淨，最為第一。』
婆悉吒！若剎利種中有不殺者，有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慳貪、不嫉妬、不邪見；婆羅門種、居士、首陀羅種亦皆如是，同修十善。夫行善法必有善報，行清白行必有白報。若使此報獨在婆羅門，不在剎利、居士、首陀羅者，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：『我種清淨，最為第一。』若使四姓同有此報者，則婆羅門不得獨稱：『我種清淨，最為第一。』
佛告婆悉吒：「今者現見婆羅門種，嫁娶產生，與世無異，而作詐稱：『我是梵種，從梵口生，現得清淨，後亦清淨。』婆悉吒！汝今當知，今我弟子，種姓不同，所出各異，於我法中出家修道，若有人問：『汝誰種姓？』當答彼言：『我是沙門釋種子也。』亦可自稱：『我是婆羅門種，親從口生，從法化生，現得清淨，後亦清淨。』所以者何？大梵名者卽如來號，如來為世間眼，為世間智，為世間法，為世間梵，為世間法輪，為世間甘露，為世間法主。
婆悉吒！若剎利種中有篤信於佛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十號具足。篤信於法，信如來法，微妙清淨，現可修行，說無時節，示泥洹要，智者所知，非是凡愚所能及教。篤信於僧，性善質直，道果成就，眷屬成就，佛真弟子法法成就。所謂眾者，戒眾成就，定眾、慧眾、解脫眾、解脫知見眾成就，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，四雙八輩，是為如來弟子眾也。可敬可尊，為世福田，應受人供養；篤信於戒，聖戒具足，無有缺漏，無諸瑕隙，亦無點汙，智者所稱，具足善寂。
婆悉吒！諸婆羅門種、居士、首陀羅種亦應如是篤信於佛，信法、信眾，成就聖戒。婆悉吒！剎利種中亦有供養羅漢，恭敬禮拜者。婆羅門、居士、首陀羅亦皆供養羅漢，恭敬禮拜。
佛告婆悉吒：「今我親族釋種亦奉波斯匿王，宗事禮敬，波斯匿王復來供養禮敬於我，彼不念言：『沙門瞿曇出於豪族，我姓卑下；沙門瞿曇出大財富、大威德家，我生下窮鄙陋小家故，致供養禮敬如來也。』波斯匿王於法觀法，明識真偽，故生淨信，致敬如來耳。
婆悉吒！今當為汝說四姓本緣。天地始終，劫盡壞時，眾生命終皆生光音天，自然化生，以念為食，光明自照，神足飛空。其後此地盡變為水，無不周遍。當於爾時，無復日月星辰，亦無晝夜年月歲數，唯有大冥。其後此水變成大地，光音諸天福盡命終，來生此間。雖來生此，猶以念食，神足飛空，身光自照，於此住久，各自稱言：眾生！眾生！其後此地甘泉涌出，狀如酥蜜。彼初來天性輕躁者，見此泉已，默自念言：此為何物？可試嘗之。卽內指泉中，而試嘗之。如是再三，轉覺其美，便以手抄自恣食之。如是樂著，遂無厭足，其餘眾生復效食之。如是再三，復覺其美，食之不已，其身轉麁，肌肉堅[革*卬]，失天妙色，無復神足，履地而行，身光轉滅，天地大冥。
婆悉吒！當知天地常法，大冥之後，必有日月星象現於虛空，然後方有晝夜晦明、日月歲數。爾時，眾生但食地味，久住世間，其食多者，顏色麁醜；其食少者，色猶悅澤，好醜端正，於是始有。其端正者，生憍慢心，輕醜陋者；其醜陋者，生嫉惡心，憎端正者。眾生於是各共忿諍，是時甘泉自然枯涸，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，色味具足，香潔可食，是時眾生復取食之，久住世間。其食多者，顏色麁醜；其食少者，色猶悅澤。其端正者，生憍慢心，輕醜陋者；其醜陋者，生嫉惡心，憎端正者。眾生於是各共諍訟，是時地肥遂不復生。
其後此地復生麁厚地肥，亦香美可食，不如前者，是時眾生復取食之，久住世間。其食多者，色轉麁醜；其食少者，色猶悅澤。端正醜陋，迭相是非，遂生諍訟，地肥於是遂不復生。其後此地生自然粳米，無有糠糩，色味具足，香潔可食，是時眾生復取食之，久住於世，便有男女，互共相視，漸有情欲，轉相親近。其餘眾生見已，語言：『汝所為非！汝所為非！』卽排擯驅遣出於人外，過三月已，然後還歸。
佛告婆悉吒：「昔所非者，今以為是。時，彼眾生習於非法，極情恣欲，無有時節。以慚愧故，遂造屋舍，世間於是始有房舍。翫習非法，淫欲轉增，便有胞胎，因不淨生，世間胞胎始於是也。
時，彼眾生食自然粳米，隨取隨生，無可窮盡。時，彼眾生有懈惰者，默自念言：朝食朝取，暮食暮取，於我勞勤，今欲併取，以終一日。卽尋併取。於後等侶喚共取米，其人答曰：『我已併取，以供一日，汝欲取者，自可隨意。』彼人復自念言：此人黠慧，能先儲積，我今亦欲積糧，以供三日。其人卽儲三日餘糧。有餘眾生復來語言：『可共取米。』答言：『吾已先積三日餘糧，汝欲取者可往自取。』彼人復念：此人黠慧，先積餘糧，以供三日，吾當效彼，積糧以供五日。卽便往取。
時，彼眾生競儲積已，粳米荒穢，轉生糠糩，刈已不生。時，彼眾生見此不悅，遂成憂迷，各自念言：我本初生，以念為食，神足飛空，身光自照，於世久住。其後此地甘泉涌出，狀如酥蜜，香美可食，我等時共食之。食之轉久，其食多者，顏色麁醜；其食少者，色猶悅澤。由是食故，使我等顏色有異，眾生於是各懷是非，迭相憎嫉，是時甘泉自然枯竭。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，色味具足，香美可食，時我曹等復取食之。其食多者，顏色麁醜；其食少者，顏色悅澤。眾生於是復懷是非，迭相憎嫉，是時地肥遂不復生。其後復生麁厚地肥，亦香美可食，時我曹等復取食之。多食色麁，少食色悅，復生是非，共相憎嫉，是時地肥遂不復現。更生自然粳米，無有糠糩，時我曹等復取食之，久住於世。其懈怠者，競共儲積，由是粳米荒穢，轉生糠糩，刈已不生，今當如何？復自相謂言：『當共分地，別立幖幟。』卽尋分地，別立幖幟。
婆悉吒！由此因緣，始有田地名生。彼時眾生別封田地，各立疆畔，漸生盜心，竊他禾稼。其餘眾生見已，語言：『汝所為非！汝所為非！自有田地，而取他物。自今已後，勿復爾也。』其彼眾生猶盜不已，其餘眾生復重呵責而猶不已，便以手加之，告諸人言：『此人自有田稼，而盜他物。』其人復告：『此人打我。』時，彼眾人見二人諍已，愁憂不悅，懊惱而言：『眾生轉惡，世間乃有此不善，生穢惡不淨，此是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原，煩惱苦報墮三惡道，由有田地致此諍訟。今者寧可立一人為主以治理之，可護者護，可責者責。眾共減米，以供給之，使理諍訟。』
時，彼眾中自選一人，形體長大，顏貌端正，有威德者，而語之言：『汝今為我等作平等主，應護者護，應責者責，應遣者遣。當共集米，以相供給。』時，彼一人聞眾人言，卽與為主，斷理諍訟，眾人卽共集米供給。時，彼一人復以善言慰勞眾人，眾人聞已，皆大歡喜，皆共稱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善哉！大王！』於是，世間便有王名，以正法治民，故名剎利，於是世間始有剎利名生。
時，彼眾中獨有一人作如是念：家為大患，家為毒刺，我今寧可捨此居家，獨在山林，閑靜修道。卽捨居家，入於山林，寂默思惟，至時持器入村乞食，眾人見已，皆樂供養，歡喜稱讚：『善哉！此人能捨家居，獨處山林，靜默修道，捨離眾惡。』於是，世間始有婆羅門名生。彼婆羅門中有不樂閑靜坐禪思惟者，便入人間，誦習為業，又自稱言：我是不禪人。於是，世人稱不禪婆羅門。由入人間故，名為人間婆羅門。於是，世間有婆羅門種。
彼眾生中有人好營居業，多積財寶，因是眾人名為居士。
彼眾生中有多機巧，多所造作，於是世間始有首陀羅工巧之名。
婆悉吒！今此世間有四種名，第五有沙門眾名。所以然者，婆悉吒！剎利眾中，或時有人自厭己法，剃除鬚髮，而披法服，於是始有沙門名生。婆羅門種、居士種、首陀羅種，或時有人自厭己法，剃除鬚髮，法服修道，名為沙門。
婆悉吒！剎利種中，身行不善，口行不善，意行不善，身壞命終，必受苦報。婆羅門種、居士種、首陀羅種，身行不善，口行不善，意行不善，身壞命終，必受苦報。
婆悉吒！剎利種中，有身行善，口、意行善，身壞命終，必受樂報。婆羅門、居士、首陀羅種中，身行善，口、意行善，身壞命終，必受樂報。婆悉吒！剎利種中，身行二種，口、意行二種，身壞命終，受苦樂報。婆羅門種、居士種、首陀羅種，身行二種，口、意行二種，身壞命終，受苦樂報。
婆悉吒！剎利種中，有剃除鬚髮，法服修道，修七覺意，道成不久。所以者何？彼族姓子法服出家，修無上梵行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復受有。婆羅門、居士、首陀羅種中，有剃除鬚髮，法服修道，修七覺意，道成不久。所以者何？彼族姓子法服出家，修無上梵行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復受有。婆悉吒！此四種中皆出明行成就羅漢，於五種中為最第一。」
佛告婆悉吒：「梵天王頌曰：
　　『生中剎利勝，能捨種姓去；明行成就者，世間最第一。』
佛告婆悉吒：「此梵善說，非不善說；此梵善受，非不善受。我時卽印可其言。所以者何？今我如來、至真亦說是義：生中剎利勝，能捨種姓去；明行成就者，世間最第一。
爾時，世尊說此法已，婆悉吒、婆羅墮無漏心解脫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 

※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》卷上 (大正1，216b15-218b6)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國故廢園林鹿母堂中。是時彼處，有白衣金幢二婆羅門，去佛近住，樂求出家，成苾芻相。

爾時，世尊日後分時，自房而出，詣鹿母堂，旋復經行。時，白衣婆羅門，見佛世尊詣鹿母堂旋復經行已，即謂金幢婆羅門言：金幢！世間嬉戲，諸所樂法悉是悉戲論，我雖所作，竟無其實。若身若心，旋生懈倦，以其身心有懈倦故，即起失念，此失念因，即是無常，是不堅牢，是不究竟，是散壞法。汝今不應如是修作戲樂法者，謂即施設事火之法。

金幢婆羅門言：汝云何知？

白衣答言：我從尊者瞿曇所聞，而彼瞿曇，有大辯才，善知是義。彼所說言：事火之法，謂從古仙之所傳習，乃至所有事火法教，彼亦皆知，彼有一類仙人，於沙門婆羅門所，起過失意，故作火事，其過失者，謂互相憎嫉，伺求其短，由此互起過失因故，而諸有情，壽命滅沒，又復有情，於別界中，壽命盡已，而來生此，若能清淨，捨家出家，若行增修，真實相應，正善作意，如其色心，入三摩地，隨等引心，即能記念，彼宿住事，是等有情，不樂互相憎嫉伺短，由不起彼過失因故，是即常住，是即堅牢，是即究竟，是不散壞法，若復有情，互相伺短，由彼互起過失因故，是即無常、是不堅牢、是不究竟、是散壞法，是故諸婆羅門，不應如是修作，勿起過失意，施設事火法。

金幢！汝可知不？此佛世尊，日後分時，自房而出，詣鹿母堂，旋復經行，汝今可能同，我往詣佛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；佛經行時，隨從經行，彼佛世尊必為我等隨宜說法。時金幢婆羅門言：善哉！我往。

爾時！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互言議已，同詣佛所，到已俱時頭面禮足，隨佛經行。

爾時！世尊告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言：汝等當知，諸婆羅門，自謂了達三明，名稱上族。種姓清淨；從事火天勝族中生，父淨母淨，善生善種，乃至七世，父母尊高，種族殊勝，無罪無謗，是等皆因種姓淨故。又謂洞達明了五種記論：一、本母法等究竟三明，二、諸物定名，三、該吒婆那，四、文字章句，五、戲笑妙言，是等記論。諸圍陀典，本師婆羅門，悉善了知。白衣！諸婆羅門，於三明中，豈無輕毀凌辱及譏謗邪？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俱白佛言：世尊！諸婆羅門，於三明中，云何得無輕毀凌辱及諸譏謗？而婆羅門，三明典中，作如是言：諸婆羅門，如是清淨，是真婆羅門，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是故諸婆羅門，如是清淨，是真婆羅門。世尊！而我白衣、金幢，亦以眷屬所纏，不得解脫，減失善法，增長惡法。世尊！此亦是為我婆羅門三明典中輕毀凌辱譏謗等事。

佛告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言：汝等當知，諸婆羅門於三明中，所招輕毀及譏謗者，為以婆羅門有如是言：諸婆羅門，如是清淨，是真婆羅門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是故諸婆羅門，如是清淨，是真婆羅門。白衣！彼諸婆羅門，雖作是說，返為破壞，劣弱自身而復損失，彼婆羅門，所破壞者，為以不實起諸執著，返於正法而生訶厭，由是即起互相諍論。何以故？白衣！或有婆羅門，謂所生時，時分別異，胎中亦異，執彼所見，生時異故，乃為清淨，而諸婆羅門，亦同如是清淨所生，是故作如是言：諸婆羅門！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是故諸婆羅門。如是清淨，是真婆羅門，白衣！當知有四種類，即為四族。何等為四：所謂剎帝利族、婆羅門族、毘舍族、首陀族。白衣！於是四族中，造黑業者，感黑業報，非勝所作，智者訶厭，死墮惡趣。又四族中，有造白業者，感白業報，是勝所作，智者稱讚，死生天趣。白衣！云何黑業？所謂殺生、偷盜、邪染、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、貪、瞋、邪見，此是黑業。云何白業？謂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染、不妄言、不綺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貪、不瞋、正見，是此白業。

復次，白衣！汝勿起是意，謂：殺生等，此諸黑業，感黑業報，非勝所作，智者訶厭。彼剎帝利、毘舍、首陀，諸族類中，皆有是事。而婆羅門，獨無是事。

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作此說？是事不然！若造黑業者，感黑業報。諸剎帝利、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，皆有是事，而婆羅門何獨無邪？

佛言：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謂諸黑業，婆羅門無，餘三族有。此說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，以婆羅門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本生清淨，故是真婆羅門。

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若四族中皆有黑業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。

復次，白衣！汝勿起是意，謂：不殺生等，此諸白業，感白業報，是勝所作，智者稱讚。彼剎帝利、毘舍、首陀，諸族類中，皆無是事，而婆羅門獨有是事。

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作此說？是事不然，若造白業者，感白業報，諸剎帝利、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，皆有是事，而婆羅門何獨有邪？

佛言：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謂諸白業，婆羅門有，餘三族無。此說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，以婆羅門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本生清淨，故是真婆羅門。

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若四族中，皆有白業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。

復次，白衣！汝勿起是意，謂：剎帝利、毘舍、首陀，諸族類中，造殺生等諸黑業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於地獄，而婆羅門，獨無是事。

白衣、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作此說？是事不然，諸剎帝利、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，造黑業者，身壞命終皆墮地獄，而婆羅門，何獨無邪？

佛言：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謂造黑業，墮於地獄，婆羅門無，餘三族有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，以婆羅門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本生清淨，故是真婆羅門。

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，有黑業故，皆墮地獄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。

復次，白衣！汝勿起是意，謂：造不殺生等諸白業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天趣，彼剎帝利、毘舍、首陀，皆無是事，而婆羅門，獨有是事。

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作此說？是事不然，諸剎帝利、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，造白業者，身壞命終，皆生天趣，而婆羅門，何獨有邪？

佛言：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，謂：造白業生於天趣，婆羅門有，餘三族無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，以婆羅門是梵王子，清淨口生，梵王種類，梵王所化，梵王所授，本生清淨，故是真婆羅門。

白衣！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，有白業故，皆生天趣，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。復次，白衣！我向所說，是等法中，若善、若不善，若黑、若白，若有罪、若無罪，若淨分、若染分，若勝、若劣，若寬、若狹，如是諸法，隨應轉時，諸婆羅門，一向堅執，我說是人真實癡者，以自識心，而為知解。

白衣！又諸婆羅門，或起種姓言論，或族氏言論，或自教言論，又起是意，他人所應，為我設座，汲水獻供，前起承迎，合掌問訊，我即不應，於其他人，作如是事，起是意者，我說是人不見正法。

復次，白衣！或有沙門，或婆羅門，計著種姓族氏言論，或復計著自教言論者，我說此為非真出離沙門，非真出離婆羅門。

白衣！有沙門、或婆羅門，不計著彼種姓言論，亦不計著族氏言論，又不計著自教言論，我說此為真得出離正了知者沙門婆羅門。

復次，白衣！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，見釋種子沙門瞿曇，從釋族中，捨家出家，彼勝軍王，於其釋子，歡喜慰安，恭敬禮拜前起承迎，合掌問訊。白衣！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，於佛如來，歡喜慰安，恭敬禮拜，前起承迎，合掌問訊者，其王不以沙門瞿曇是高勝族，王亦不起高勝族意；不以沙門瞿曇相好端嚴，王亦不起相好之意，不以沙門瞿曇有大名稱，王亦不起名稱之意；由此應知，法爾如是。白衣！是法本來，最上、最大，最極、高勝，如是正見，諸法本母，是即增上，畢竟歸趣。

復次，白衣！若人於我安住正信，是人即得堅固，增長根本，出生，不壞淨。何以故？謂若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天魔梵，三界一切，悉是我子，皆同一法，而無差別，正法口生，同一法種，從法所化，是真法子。

白衣！或有問言：汝等一切，各各父母，種姓族氏。何故棄捨？返作是言：我等皆是，沙門釋子。白衣！當知，法爾如是，是法本來，最上、最大，最極、高勝，如是正見，諸法本母，是即增上，畢竟歸趣。

（一五五）〈梵志品〉《須達哆
經》
第
四(第三
分別誦)

(大正1，677a8-678a22)

解經
※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卷2(卍續藏X74，959b8-11 // Z 2B:2，438d8-11 // R129，876b8-11)：「十四、《須達多經》：為此居士說施心差別，非關麤妙之物，次較勝田，從凡夫四人支佛如來，不如作四方僧房，又不若受歸戒修慈心，及作無常觀」

※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3，n.6：本經敘說世尊為須達哆長者說施心差別，非關粗妙之物。次為比較福田，並以昔為梵志大長者隨藍作喻，謂布施凡夫、四果、辟支佛，乃至如來，不若布施四方僧舍；又不若受皈依，行慈心，更不若修無常觀。
※《增支部》(A. 9.20. Velāma 毘羅摩)、蕭齊‧求那毗地譯《佛說須達經》(大正1，879)、宋‧法天譯《佛說長者施報經》(大正1，880)、失譯‧《佛說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》(大正1，878)、《增一阿含》〈等趣四諦品〉第三經(大正2，664b)。
壹、序分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佛為須達哆居士說：布施以心為差別，而不以施物差別

（一）佛問須達哆居士：居士可行布施否

爾時，須達哆
居士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卻坐一面。
世尊問曰：「居士家頗行施耶？」
（二）須達哆居士答：但為至麤
須達哆居士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家行布施，但為至麁，不能好也，糠飯麻羹，薑菜一片。」
（三）佛明不論行粗施、妙施，皆應以其至心故行施
世尊告曰：「居士！若施麁食及施妙食，俱得報耳！
1、行粗施
◎居士！若行麁施，不信施、不故施、
不自手施、不自往施、不思惟施、不由信施、不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：心不欲得好家，（677b）不欲得好乘，不欲得好衣被，不欲得好飲食，不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不至心故行施也。
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◎居士！若行麁施，信施、故施
、自手施、自往施、思惟施、由信施、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：心欲得好家，欲得好乘，欲得好衣被，欲得好飲食，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其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2、行妙施
◎居士！若行妙施，不信施、不故施、不自手施、不自往施、不思惟施、不由信施、不 

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：心不欲得好家，不欲得好乘，不欲得好衣被，不欲得好飲食，不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不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◎居士！若行妙施，信施、故施、自手施、自往施、思惟施、由信施、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：心欲得好家，欲得好乘，欲得好衣被，欲得好飲食，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其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二、校量福德

（一）隨藍梵志以諸多珍寶行布施
◎居士！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
，極大富樂，資財無量，封戶食邑多諸珍
寶，畜牧產業不可稱計，彼行布施其像如是：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象，莊嚴珓
飾，白絡覆上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馬，莊校嚴
飾，白絡金合霏那
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牛，衣繩衣覆，帙
之皆得一斛乳汁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女，姿容端正
，覩者歡悅
，眾寶瓔珞，嚴飾具足，行如是大施，況復其餘食噉含消！

（二）施滿閻浮場的凡夫

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若復有施滿閻浮場
凡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三）施聲聞四果聖者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（677c）食，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，此於彼施最為
勝也。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食，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食，若復有施一阿那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食，若復有施一阿羅訶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四）辟支佛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食，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五）佛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若復有施一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六）四方比丘眾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若有作房舍，施四方比丘眾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七）歸依三寶者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八）行慈心者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（678a）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，若有為彼一切眾生行於慈心，乃至帙牛頃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（九）能觀諸法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者

◎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，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，乃至帙牛頃，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、苦、空及非神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三、昔時因未至究竟故未能得脫一切苦；今得無上菩提，反之則得脫一切苦

◎於居士意云何？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，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所以者何？當知卽是我也。我昔為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。居士！我於爾時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，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、不究竟梵行、不究竟梵行訖。爾時，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慼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
◎居士！我今出世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，我今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，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、究竟梵行、究竟梵行訖。我今已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慼，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。

參、流通分
佛說如是，須達
哆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《須達哆經》第十四竟
（一千五百八十九字）

附：漢譯經論對照
※《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》卷1 (大正1，878c10-879a1)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為阿那邠邸長者說過去久遠有梵志名毗羅摩，饒財多寶若布施時，用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、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，復以八萬四千金銀澡罐，復以八萬四千牛，皆以金銀覆角；復以八萬四千玉女莊嚴具足，復以八萬四千臥具眾綵自覆，復以八萬四千衣裳，復以八萬四千象馬，皆以金銀鞍勒；復以八萬四千房舍布施，復於四城門中布施，隨其所欲皆悉與之；復以一房舍施招提僧，如上施福不如受三自歸。所以然者？受三歸者，施一切眾生無畏，是故歸佛、法、僧，其福不可計量也。

如上布施及受三歸福復不如受五戒福；受五戒者，功德滿具，其福勝也。

如上布施及受三歸、五戒福，復不如彈指頃慈念眾生福也，如上布施及受三歸五戒慈念眾生福，復不如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福。所以然者？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福，能令行者滅生死苦，終成佛道故其福最勝也。爾時，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※《須達經》卷1 (大正1，879a11-880a3)

聞如是：一時婆伽婆，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彼時須達居士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禮世尊足却坐一面，須達居士却坐一面已。

世尊告曰：頗有居士在家施與不？

唯！世尊！在家有施與者，所有施不能妙食，有雜穬麻子為羹，薑一枚以為施。

此居士！非妙施、有妙施者，二俱有報。此居士！為非妙施者，彼不信施；亦不時施，不自手施，亦不就往而施，不知不有信，亦不知有報而行施，當知有如是報：意亦不在妙有屋舍，意亦不在諸妙物，意亦不在衣被，亦不在妙食，意亦不在妙五樂婬。何以故？此居士行非施報故。居士！行非施者，當有信，隨時施，自手施往而施，有知，有信，知有報因緣已而施與；當知彼有此報：意便在妙家業報極妙諸具，極妙衣，有極妙，食意作妙五樂婬。何以故？此居士！當知彼有施。

此居士！行妙施，不信施與，不隨時與，不自以手施與，不往而施，亦不知亦不信，亦不知有因緣行果報，而行施與；當知彼受如是報：意亦不在妙家業，意亦不在好衣，意亦不在好食，意亦不在妙五樂婬。何以故？居士！此非施故，此居士妙好施者，信樂施，隨時施，自手施，往而施與，有知有信，知有行果報而行施與；當知彼如是得報：意在妙家業，至妙五樂婬意在食。何以故？此居士當如是隨時施報。何以故？此居士！昔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，大富極富多錢財多諸雜物；彼如是作大施；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；彼如是行大施；以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；彼如是行大施；彼以八十四千象，諸具嚴飾，象白如雪；彼如是行大施；以八十四千馬，諸具嚴飾金為珓珞，如是行大施，以八十四千牛以衣繫之[(殼-一)/牛]之常滿器；彼如是行大施；以八十四千玉女端正姝妙，一切諸珓珞極嚴飾之，如是行大施。餘不可數餘食諸味。謂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，作如是大施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，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。

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大施，施與閻浮提仙人者，不如施與一須陀洹此得福多。雖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及仙人，百須陀洹，不如施與一斯陀含此得福多。

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，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仙人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，不如施與一阿那含此得福多。

雖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，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阿那含，不如施與一阿羅漢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雖鞞藍大富婆羅門，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阿羅漢，不如施一辟支佛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雖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，不如施與如來、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，作房舍以施與招提僧者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，至作房舍已施與招提僧，不如以清淨意作三自歸佛、法及比丘僧受其戒此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大施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以清淨行三自歸佛、法及比丘僧受其戒，不如於一切眾生行於慈至[(殼-一)/牛]牛頃此得福多。

謂居士！鞞藍大富婆羅門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，至謂於一切眾生分別行慈，下至[(殼-一)/牛]牛頃，謂一切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思惟念者下至彈指頃此得福多，汝居士作如是念：彼居士鞞藍大富婆羅門異耶？莫作是念，我即是。

彼名鞞藍大富婆羅門，如是居士！自住於饒益及饒益他，饒益多人愍於世間，以義以樂安隱天及人，如是為說法，未至竟盡，未至竟無垢，未至竟梵行，未至竟行梵行，彼故未脫生老病死憂慼不樂，我說未脫苦。

此居士，今如來出世間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道法御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今自為故為他故，為多人故，愍世間故，以義以樂安隱天及人，我今為說法，至竟盡，至竟無垢，至竟梵行，至竟行梵行，今以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慼不樂苦，我說已離苦。

佛如是說，居士須達聞世尊所說，歡喜而樂。

※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9〈27 等趣四諦品〉(大正2，644b19-645a15) 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爾時，阿那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爾時，世尊問長者曰：「云何，長者！汝家中恆布施耶？」
長者白佛：「貧家恆行布施，又飲食麁弊，不與常同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若布施之時，若好、若醜，若多、若少，然不用心意，復不發願，復無信心，由此行報，所生之處不得好食，意不貪樂，意亦復不樂著於好衣裳，亦復不樂著好田業，心亦不著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僕從奴婢亦復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正由其中不用心故，故受其報。
若長者！布施之時，若好、若醜，若多、若少，當至誠用心，勿有增損，廢後世橋梁。彼若所生之處，飲食自然，七財具足，心恆樂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奴婢使人，恆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由於中發歡喜心故。
長者當知：過去久遠有梵志名毗羅摩，饒財多寶，真珠、虎珀、硨、瑪瑙、水精、琉璃，好喜布施。爾時，布施之時，用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；復有八萬四千金盛滿碎銀，作如是施。復以八萬四千金銀澡罐施；復以八萬四千牛，皆以金銀覆角，皆作如是布施；復以八萬四千玉女布施，衣裳自覆；復以八萬四千臥具，皆用氍氀文繡毾[登*毛]自覆；復以八萬四千衣裳布施；復以八萬四千龍象布施，皆用金銀挍飾；復以八萬四千匹馬布施，皆用金銀鞍勒自副；復以八萬四千車布施，作如是大施；復以八萬四千房舍布施，於四城門中布施，須食與食，須衣與衣，衣被、飲食、牀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皆悉與之。
長者！當知：彼毗羅摩雖作是布施，不如作一房舍，持用布施招提僧，此福不可計量。正使彼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，不如受三自歸佛、法、聖眾，此福不可稱計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又受三自歸，雖有此福，猶不如受持五戒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受三自歸，受持五戒，雖有此福，故不如彈指之頃，慈愍眾生，此福功德不可稱計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作僧房舍，受三自歸，奉持五戒，及彈指之頃，慈愍眾生，雖有此福，故不如須臾之間，起於世間不可樂想，此福功德不可稱量。
然彼所作功德，我盡證明，作僧房舍，我亦知此福；受三自歸，我亦知此福；受持五戒，我亦知此福；彈指之頃，慈愍眾生，我亦知此福；須臾之間起於世間不可樂想，我亦知此福。
爾時，彼婆羅門作如是大施者，豈是異人乎？莫作是觀也。所以然者，爾時施主者，卽我身是也。
長者！當知：過去久遠所作功德，信心不斷，不起著想，是故，長者！若欲布施之時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好、若醜，歡喜惠施，勿起想著。手自布施，莫使他人；發願求報，後求受福。長者！當獲無窮之福。如是，長者！當作是學！」
爾時，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（一五六）〈梵志品〉《梵波羅延經》
第
五(第四分別誦)

(大正1，678a23-679a27)

解經
※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卷2(卍續藏X74，959b11-12 // Z 2B:2，438d11-12 // R129，876b11-12)：「十五、《梵波羅延經》：佛答：今之梵志，久[巳>已]越梵志法，無復學者。」

※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9，n.4：本經敘說世尊答梵志所問事。謂今無梵志學「故梵志法」，梵志久已越「故梵志法」，並以偈誦述其如是說之理由。
※《經集》(Sn. 2. 7.Brāhmanadhammika-sutta 婆羅門法經)。
壹、序分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佛告知諸梵志：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
（一）諸梵志提問
◎爾時，拘娑
羅國眾多梵志中後彷徉，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卻坐一面，白曰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聽我問耶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恣汝所問。」
◎時，諸梵志問曰：「瞿曇！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，為越故梵志法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。」
◎時，諸梵志問曰：「瞿曇！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來為幾時*耶？」
（二）佛舉偈答之
彼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　　「所謂昔時有，自調御熱行
，捨五欲功德，行清淨梵行
；
　　　梵行及戒行，率至柔軟性，恕亮無害心，忍辱護其意。
　　　昔時有此法，梵志不護此，梵志不守護，所有錢財穀，
　　　誦習錢財穀，梵志守此藏。
衣色若干種，屋
舍及床榻，
　　　豐城及諸國，梵志學如是；
此梵志莫害，率守護諸法。
　　　往到於他
門，無有拘制彼；發家乞求法
，隨其食時到。
　　　梵志住在家，見者欲為施；滿四十八年，行清淨梵行。
　　　求索明行成，昔時梵志行；彼不偷財物，亦無有恐怖。
　　　愛愛
攝相應，當以共和合；不為煩惱故，怨淫相應法。
　　　諸有梵志者，無能行如是；若有第一行，梵志極堅求。
　　　彼諸淫
欲法，不行乃至夢；彼因此梵行，自稱梵我梵。
　　　知彼有此行，慧者當知彼；床薄衣極單，食酥
乳命存。
　　　乞求皆如法，立齋行布施；齋時無異乞，自於己乞求。
　　　立齋行施時，彼不有殺牛；如父母兄弟，及餘有親親。
　　　人牛亦如是，彼因是生樂；飲
食體有力
，乘者安隱樂。
　　　知有此義理，莫樂殺於牛；柔軟身極大，精色名稱譽。
　　　慇懃自求利，昔時梵志行；梵志為自利，專事及非事。
　　　彼當來此世，必度脫此世；彼月過於月，見意趣向彼。
　　　遊戲於夜中，嚴飾諸婦人
；吉牛圍繞前，婦女極端正。
　　　人間微妙欲，梵志之常願；具足車乘具，善作縫治好。
　　　家居及婚姻，梵志之常願；彼造作此縛，我等從彼來。
　　　大王
齋行施，莫失其財利；饒財物米穀，若有餘錢財。
　　　大王相應此，梵志及車乘；象齋及馬齋，馬
齋不障門。

　　　聚
集作齋施，財物施梵志；彼從此得
利，愛樂惜財物。
　　　彼以起為欲，數數增長愛；猶如廣池水，及無量財物。
　　　如是人有牛，於生生活具；彼造作此縛，我等從彼來。
　　　大王齋行施，莫失其財利；饒財物米穀，若汝多有牛。
　　　大王相應此，梵志及車乘；無量百千牛，因為齋
故殺。
　　　頭角無所嬈，牛猪昔時等；往至捉牛角，持利刀殺牛。
　　　喚牛及於父，羅剎
名曰香；彼喚呼非法，以刀刺牛時。

　　　此法行於齋，越過最在前；無有事而殺，遠離衰退法。
　　　昔時有三病
，欲不用食
者
；以憎嫉於牛，起病九十八。
　　　如是此增
諍，故為智所惡；若人見如是，誰不有憎者。
　　　如是此世行，無智最下賤；各各為欲憎，若婦誹謗夫。
　　　剎利梵志女，及守護於姓
；若犯於生法，自在由於欲。」
　　如是，梵志！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梵志越故梵志法來爾許時也。　　
二、諸梵志聞後受教奉行

於是，拘娑羅國眾多梵志白曰：「世尊！我已知。善逝！我已解。世尊
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
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！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
參、流通分
　　佛說如是，彼拘娑羅國眾多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　　《梵波羅延經》第五竟
（九百五十九字）

　　《中阿含經》卷第三十九（十千六百九字）
（第四分別誦
）

附：漢譯經論對照

《經集》《婆羅門法經》

如是我聞，從前，世尊住在舍衛城給孤獨園逝多林裏。那時，僑薩羅國許多年邁、衰老、高齡的富裕婆羅門來到世尊那裏，與世尊友好地互相問候，愉快地互相交談，然後坐在一旁。坐在一旁後，這些富裕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道：“世尊喬答摩啊！從當今婆羅門身上能看到古代婆羅門的風習嗎？”
“衆婆羅門啊！從當今婆羅門身上看不到古代婆羅門的風習。”
“那麽，如果沒給世尊喬答摩添麻煩的話，請世尊喬答摩告訴我們古代婆羅門的風習。”
世尊說道：“衆婆羅門啊！請你們用心聽著，我將告訴你們。”
“好吧。世尊！”這些富裕的婆羅門答應道。
世尊便說道：
◎古代仙人控制自我，修習苦行，摒棄五官享樂，按照自己的目的生活。
◎那些婆羅門沒有牲畜，沒有金子，沒有穀物，吟誦是他們的財富和穀物，他們守護這個梵寶。

◎人們認爲應該虔誠地爲婆羅門準備好食物，並把準備好的食物放在門口。準備好各色衣服、床榻和居室，城內和國內的富人出來，向婆羅門致敬。
◎那些婆羅門不可侵犯，不可戰勝，受正法保護，無論出現在哪家門前，都不會遭到拒絕。
◎那些婆羅門修習四十八年梵行，努力追求知識和善行。
◎那些婆羅門不與其他種姓女子結婚，也不買妻子；他們婚後相親相愛，和睦地共同生活。

◎除了行經之末，那些婆羅門不在別時進行房事。

◎他們稱頌梵行、戒行、正直、溫和、苦行、和善、仁慈和忍耐。

◎他們中的最高者勤奮努力，即使在睡夢中，也不沾染房事。

◎世上一些智者效仿他的品行，讚美梵行、戒行，忍耐。

◎那些婆羅門乞求了大米、床榻、衣服和酥油，放在一起，準備祭祀。在舉行祭祀時，他們不殺牛。

◎正如父母兄弟或其他親屬，牛也是我們最好的朋友，它們身上産生良藥。牛提供食物，力量，美麗和幸福，他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因而不殺牛。

◎那些婆羅門文雅，魁梧，俊美，享有聲譽，熱忱地履行他們的各種職責，只要他們生存在這世界上，人類便繁榮幸福。
◎但他們漸漸發生變化，因爲他們看到國王享有榮華富貴，盛裝的女子。

◎套有高頭大馬的精致車輛，絢麗的華蓋，精心間隔成室外的宮殿和住宅。

◎看見這個大人物牛群圍繞，美女簇擁，那些婆羅門也貪圖這種享受。
◎於是，他們爲此編了一些頌詩，到烏迦格國王那裏，說道：‘你己擁有許多財富和穀物。祭祀吧，爲了大量的財富！祭祀吧，爲了大量的財富！’
◎於是這位車主國王在那些婆羅門指導下，順利地舉行馬祭、人祭、擲棍祭和蘇摩祭。舉行完這些祭祀，他賜給婆羅門財富：牛群、床榻、衣服、盛裝的女子、套有高頭大馬的精致車輛、絢麗的華蓋、精心間隔成室的舒適住宅，屋中裝滿各種穀物。國王賜給那些婆羅門這些財富。
◎他們得到財富後，渴望積聚財富，他們充滿渴望，貪婪增長，爲此，他們又編了些頌詩，到烏迦格國王那裏，說道：‘對於人來說，牛的重要如同水、土地、金子、財産和穀物，

◎因爲牛是衆生的必需品。祭祀吧，爲了大量的財富！祭祀吧，爲了大量的財富！’
◎於是車主國王在那些婆羅門指導下，殺了數十萬頭牛作祭品。
◎這些牛從未用角傷人，像羊羔一樣馴順，提供成罐的牛奶，國王卻讓人抓住牛角，用刀宰殺它們。
◎屠刀落在這些牛的身上時，天神，祖先，因陀羅，阿修羅，羅刹驚呼道：‘正法休矣！’
◎從前只有三種弊病：願望、饑餓和衰老，而今由於殺牛，出現了九十八種弊病。
◎這種古老的非法施暴的行爲從此出現，無辜的牛遭到宰殺，祭司們背離了正法。
◎這種古老的卑劣行爲受到智者譴責，人們看到這種行爲，就譴責祭司。
◎正法崩潰，首陀羅，吠舍四分五裂，刹帝利四分五裂，妻子不尊敬丈夫。
◎刹帝利、婆羅門和其他人都受族姓保護。現在他們無視種姓說，而沈溺於愛欲之中。”
※聽了這些話，這些富裕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道：“妙極了，喬答摩！ 妙極了，喬答摩！正象一個人，喬達摩啊！扶正摔倒的東西，揭示隱蔽的東西，給迷路者指路，在黑暗中舉著油燈，讓那些有眼者能看到達東西，世尊喬答摩以各種方式說法。我們要皈依世尊喬答摩，皈依法，皈依比丘僧團。請世尊接受我們爲優婆塞，從今以後，我們將終生尋求庇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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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～D. 27. Aggañña suttanta.，[No. 1(5)]（大正1，673d，n.11）。


� 第＋（十）【明】（大正1，673d，n.12）。


� 〔第四分別誦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3d，n.13）。


� 東園～Pubbāarāma. （大正1，673d，n.14）。


� [>婆私吒]～Vāseṭṭha. （大正1，673d，n.15）。


� [>婆羅婆]～Bhāradvāja. （大正1，673d，n.16）。


� 責＝嘖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3d，n.17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3，n.2：「彼禿沙門為黑所縛，斷種無子」，巴利本作 hīnam attha vannaṃ ajjhupagatā, yadidaṃ mundake samanake ibbhe kanhe bandhupādāpacce(禿頭之假沙門，既卑賤又邪惡，乃是從大梵天之足所生之子孫。)


� 燕＝宴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3d，n.18）。


� 耶＝邪【万】＊（大正1，673d，n.19）。


� 極自＝困極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；自＝困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3d，n.20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5，n.1：「我此無上明、行、作證，不說生勝，不說種姓，……於我無上明、行、作證別」，此段《長阿含》第五經《小緣經》(大1，36c)作：「今我無上正真道中，不須種姓，不恃吾我憍慢之心；俗法須此，我法不爾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自恃種姓，懷憍慢心，於我法中終不得成無上證也。若能捨離種姓，除憍慢心，則於我法中得成道證，堪受正法。人惡下流，我法不爾。」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5，n.2：「謂有三種，令非……居士種」，《長阿含》第五經《小緣經》(大1，37a)作：「有四姓種，善惡居之，智者所舉，智者所責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剎利種，二者婆羅門種，三者居士種，四者首陀羅種。」剎利(khattiya)(巴)，又作剎帝利，印度四種姓階級之一，為貴族、武士階級。梵志(brāhmana)(巴)，即婆羅門，印度四種姓階級之一，主祭祀。「居士」，巴利本作(vessa)(毘舍)，又作吠舍、鞞舍，印度四種姓階級之一，為社會上之農、工、商階級。


� 〔居士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）。


� （不）＋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2）。


� 志＋（居士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3）。


� 妊＝任【万】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4d，n.4）。


� 〔身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4d，n.5）。


� [言*(一/(人*人)/工)]＝誣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6）。


� 說＝念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7）。


� 惑＝或【万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8）。


� 冷＝今【宋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9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7，n.5：「我等梵志是……是如來也」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84)作：「我們是釋迦的子孫──沙門。」婆私吒！凡是對於如來信心安定、根生、確立、堅固，不由沙門或由婆羅門，或由天，或由魔羅，或由梵天，或由世間上之任何人所動搖者，彼適合於如此說：「我是世尊的嗣子，從〔其〕口生的，從法生的，法所造化，法的繼承者。」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婆私吒！如來的同義語也就是法體，也是梵體，也是法所成的，也是梵所成的。


� [>波斯匿]～Pasenadi. （大正1，674d，n.10）。


� 〔此〕－【万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1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7，n.8：「沙門瞿曇財寶甚多，我財寶少」，巴利文作 balavā samano Gotamo, dubbalo 'ham asmi(沙門瞿曇是力強，我是力弱。)


� 晃昱天～Ābhassara. （大正1，674d，n.12）。


� 搆＝構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4d，n.13）。


� 合＝含【聖】[>＊] （大正1，674d，n.14）。


� 抨抨＝[車*(入/十)][車*(入/十)]【聖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5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5：地味(rasa-pathavī)(巴)，rasa 亦有實質之意，故此可譯為地質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6：生酥(navanīta)(巴)，又作乳酥。「酥」，聖本作「蘇」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7：熟酥(sappi)(巴)，又作醍醐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8：「蜜丸」，巴利本作 khuddamadhu(蜂蜜)。


� 復成＝成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7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10：月、半月(māsa-addhamāsa)(巴)，印度曆法將每個月分成二等分，以月之盈缺立白黑之名。一稱白分(sukka-pakkha)(巴)，一日至十五日，由月盈至滿。一稱黑分(kanha-pakkha)(巴)，自十六以下，由月虧至晦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59，n.11：「婆私吒！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……唯等眾生」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84～5)作：婆私吒！經過相當長時間之後，此世界成立，世界成立時，大部分眾生捨去光音天身歸來此世。但是，彼等是意所成、喜為食、自放光、行空、保持清淨，停留長久時間。婆私吒！其時〔一切〕變一水，黑暗無光。不見月、日，無星及星光，無日夜，無半月與一月，無季節與年歲，無男、女，只被稱為諸眾生。然而，婆私吒！彼等諸眾生，經過相當長時間之後，地味(質)遍滿於水。猶如牛乳被煮熱之後，〔其熱〕消失時，上面有蓋覆物，如此〔地質〕出現。其〔地質〕有具足色、具足香、具足味，如完全的醍醐或純粹的生酥之色；也有好像清淨的蜂蜜味。


� 餮＝餘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8）。


� 地味住＝味在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4d，n.19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1，n.2：「因色勝如而生輕慢」，巴利本作 Tesaṃ vannātimāna-paccayā manātimāna-jātikānaṃ 其意為：彼等由於〔恃其〕美色生過慢，故有慢過慢之種類者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1，n.3：「地味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……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」，


此一段經文與巴利本相異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86)作：地味滅時，彼等相集，相聚已而悲歎：「嗚呼味！嗚呼味！」今人若得某種美味食已，亦如此悲歎：「嗚呼味！嗚呼味！」此係今人只管遵從古老的文字，而不明其本義。


� 肥＝[月*雹]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4d，n.20）。


� 惡＝為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）。


� 嘖＝責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2）。


� [>婆羅]～Badālatā. （大正1，675d，n.3）。


� 加＝如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4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1，n.10：曇華(udumbara)(巴)，又作烏曇婆羅華、優曇波羅、優曇鉢、烏曇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1，n.11：淖蜜丸：即黏蜜丸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3，n.1：「自然粳米」，巴利本作 akatthapāko sāli(不必耕作而熟之米)。


� [麩-夫+黃]＝穬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5）。


� [藁>[葶-丁+呆]]＝槀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6）。


� 如＋（如）【万】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7）。


� 打擲＝擲打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8）。


� 咄＋（咄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9）。


� 襆＝[褋-世+ㄊ]【万】，＝樸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0）。


� 言＝語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1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3，n.9：「作家」，《長阿含》第五經《小緣經》(大1，38a)作「造


屋舍」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3，n.10：「猶如今人迎新婦時……此中作惡」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89)作：現在，還有一些地方的人，〔迎〕載新娘出來的時侯，有些人投穢物，有些人投灰，有些人投牛糞。此係現在人只管遵從古老的習慣，而不明其本義。婆私吒！當時認為它是非法的，現在認為它是合法。然而，婆私吒！當時行淫法之眾生，一月或二月間不得入村或城(街市)。婆私吒！因為其時彼眾生過度的陷入於不正法，所以為了隱覆其不正法，就著手於造作房屋。


� 〔事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2）。


� 惰＝嬾【宋】【元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3）。


� 日＝月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4）。


� 并＝併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15）。


� 刈＝割【宋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16）。


� 喜＝憙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7）。


� 酥＝蘇【万】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18）。


� 彼＝便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19）。


� 如＋（如）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20）。


� 刈＝割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21）。


� 牓＝榜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5d，n.22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7，n.4：「我等寧可造作田種，立標榜耶」，巴利本作 yan nūna mayaṃ sāliṃ vibhajeyyāma, mariyādaṃ thapeyyāma(我等寧可分配粳米，設立境界。)


� （彼）＋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5d，n.23）。


� 〔於〕－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1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7，n.7：「然彼一眾生……牽來詣眾」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92)作：有些人以手打，有些人以土塊打，有些人以杖打。然而，婆私吒！於此開始，偷盜出現，毀謗出現，妄語出現，刑罰出現。


� 正＝政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6d，n.2）。


� 田主～Khettānaṁ-pati. （大正1，676d，n.3）。


� 擯＝殯責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6d，n.4）。


� 嘖＝責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6d，n.5）。


� 若＝各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6）。


� [>剎利也]～Khattiya. （大正1，676d，n.7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7，n.12：「令如法樂眾生」，巴利本作 dhammena pare rañjeti(如法使他人樂)。


� 守＝密【宋】【明】【万】，＝蜜【元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8）。


� 王＝主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9）。


� 王～Rājan. （大正1，676d，n.10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9，n.1：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」，《白衣金幢經》(大1，220c)作：「若此若彼，諸有情類，若同若異，若法若非法，雖有差別，法爾自然，最上最勝，最極高大，見如是法，如是法生，增上歸趣。」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9，n.2：「依於無事」，巴利本作 araññayātane(於閑林處)。


� 〔捨〕－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11）。


� 柱＝住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12）。


� [枉>柱]＝注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13）。


� 〔詣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6d，n.14）。


� [>鞞舍]～Vessa. （大正1，676d，n.15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69，n.8：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」，巴利本(D. vol. 3, p. 95)作 Tesaṃ ñeva sattānaṃ anaññesaṃsadisānaṃ ñeva no asadisānaṃ dhammen'eva no adhammena. Dhammo hi Vāsettha jane asmijditthe c'eva dhamme abhisamparāyañ ca. 其意為：正是為了彼等眾生，非為了其他〔眾生〕；相當(適合)，非不相當；如法，非不如法。確實，人們於現世或來世，法是最尊的。


� [>沙門]～Samaṇa. （大正1，676d，n.16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1，n.1：「二行及與護行」，巴利本作 dvayakārī, vītimissa-ditthiko 其意為：〔以身、口、意行善惡〕二行者，是雜見者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1，n.3：「剎利二足尊……彼為天人稱」，巴利本作 Khattiyo settho jane tasmiṃ ye gotta-patisārino, vijjā-carana sampanno so settho deva-manuse ti.(依止種姓者，剎利為最勝，具足明與行，彼為人天尊。)


� 〔婆羅…竟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）。


� 〔五千…字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2）。


� 哆＝多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）。


� ～A. IX. 20. Velāma.，[Nos. 72-74, No. 125(27.3)] （大正1，677d，n.4）。


� 第＋（十）【明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5）。


� 三＝四【宋】【元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8）。


� 〔第三分別誦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7）。


� 哆＝多【明】＊（大正1，677d，n.9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3，n.10：「不故施」，《須達經》(大1，879a)作「不時施」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5，n.1：「當觀如是受報……不至心故行施也」，巴利本(A. vol. 9, p. 392～3)作：每當他所布施的果報生起時，他對於廣大的物無心受用，廣大的衣物無心受用，對於廣大的車乘無心受用，對於廣大的五妙欲無心〔受用〕。凡是他所有的子、妻、奴僕、走使、業務人等，他們也都不聽從、不傾耳、不予理解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居士！是這樣的，是不恭敬所作業的果報。須達經(大1，879a)作：「當知有如是報：意不在妙有屋舍，意亦不在諸妙物，意亦不在衣被，亦不在妙食，意亦不在妙五樂淫。何以故？此居士行非施報故。」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5，n.2：「故施」，須達經(大1，879a)作「不隨時與」。


� 隨藍～Velāma. （大正1，677d，n.10）。


� 珓＝校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1）。


� 嚴珓＝校嚴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2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5，n.6：霏那：據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二(大五十四‧六五二中)作：「梵言也，此謂福德行也。」如是，則「福德行」之原語為 guna，有種類之意，故此處或可解為「種種白絡合金」。


� [(殼-一)/牛]＝構【万】，＝搆【聖】＊（大正1，677d，n.13）。


� 正＝政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4）。


� 悅＝喜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5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7，n.1：滿閻浮場：充滿於閻浮洲之中。


� 最為＝為最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6）。


� 哆＝多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7d，n.17）。


� 〔須達…竟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2）。


� 〔一千…字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3）。


� ～Sn II. 7. Brahmaṃ adhammika sutta. （大正1，678d，n.5）。


� 第＋（十）【明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6）。


� 〔第四分別誦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7）。


� 娑＝婆【万】[>＊] （大正1，678d，n8.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79，n.8：「瞿曇！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，為越故梵志法耶？」巴利本作"sandissanti nu kho bho Gotama etarahi brāhmanā porānānaṃ brāhmanānaṃ brahmanadhamme"(朋友，瞿曇！現在的諸婆羅門所表現的是否符合於諸舊(古)婆羅門的諸婆羅門法？)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1，n.1：「熱行」，巴利本作 tapassino(苦行者)。


� 行＝志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9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1，n.2：「梵志不守護……梵志守此藏」，巴利本作 Na pasū brahamanān'āsuṃ, na hiraññaṃ na dhāniyaṃ, sajjhāyadha adhaññāsuṃ, brahmaṃ nidhim apālayuṃ. 其意為：婆羅門者無家畜，亦無黃金並財穀，讀誦經(吠陀)為財為穀，唯守護梵天寶庫。


� 屋＝居【万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0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1，n.5：「衣色若干種……梵志學如是」，巴利本作 Nānārattehi vatthehi sayanehi āvasathehi ca phitā janapadā ratthā te namassijsu brahmane. 其意為：染種種〔色〕之衣服，臥具住宅甚豐富，諸地方國土人等，彼等禮拜婆羅門。


� 於他＝他族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万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1）。


� 法＝去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2）。


� 愛＝受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3）。


� 婬＝姓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5）。


� 酥＝蘇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6）。


� 飲＝餘【宋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7）。


� 力＝方【宋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8）。


� 人＝女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19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5，n.1：「大王」，巴利本作 okkāka(甘蔗王)。甘蔗王為日種族，即釋迦族之祖先。


� 馬＝烏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，＝牛【万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20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5，n.2：「大王相應此，梵志及車乘；象齋及馬齋，馬齋不障門」，巴利本作 Tato ca rājā saññatto brāhmanehi rathesabho assamedhaṃ purisamedhaṃ sammāpāsaṃ vācapeyyaṃ maggalaṃ(由於諸婆羅門勸說的緣故，車乘之主──王舉行獻馬祭、獻人祭、擲棒祭、酒祭、無遮會)。獻馬祭，以馬作犧牲供品，而供後殺死之祭。獻人祭也可依此推知。擲棒祭，似乎以投擲祭祀用之棒而舉行的獻供祭，詳細不明。酒祭，飲蘇摩酒之祭。無遮會，施一切物之祭。又「馬齋」，宋、元、明三本與聖本均作「烏齋」，德本作「牛齋」。


� 聚＝取【万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21）。


� 此得＝得此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22）。


� 齋＝齊【聖】[>＊] （大正1，678d，n.23）。


� 剎＝殺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8d，n.24）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7，n.1：「彼喚呼非法，以刀刺牛時」，巴利本作 Tato ca devā pitaro Indo asurarakkhasā "adhammo"iti pakkanduṃ yaṃ satthaṃ nipatī gave.其意為：因此，凡是刀刺入牛〔身〕上時，諸天、祖神(梵天)、帝釋、阿修羅、夜叉〔等〕，哭著叫：「非法！」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7，n.2：三病：謂欲望、飢餓、衰老三種病。


� 《佛光阿含藏‧中阿含》（三）p.1387，n.3：「不用食」，巴利本 anasana(食不足)。


� 者＝老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3）。


� 增＝憎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4）。


� 姓＝性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5）。


� 世尊＝善逝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6）。


� 唯＝惟【元】【明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7）。


� 〔梵波…竟〕八字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8）。


� 〔九百…字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9）。


� 〔十千…字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10）。


� 〔第四分別誦〕－【明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11）。


� ＋（性空佛海德佛空王佛）九字【聖】，＋（光明皇后願文）【聖】（大正1，679d，n.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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